
中心周亚副教授新作

《晋南龙祠：黄土高原一个水利社区的结构与变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日，中心周亚副教授新作《晋南龙祠：黄土高原一个水利社区的结构与变

迁》列入“田野·社会丛书”第二辑，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周亚副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经济史和环境史研究，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

上修改完善而成，并得到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是其十年来研究

水利社会史的成果结晶。在此书出版之前，相关内容已在《史学月刊》《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山西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和好评。此书的出版，是我校 20年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也是中心民间

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研究理念的新实践和新成果。



内容简介：

龙祠水利社区的结构变迁具有鲜明的时间阶段性和地域特殊性，且每一个重

大的变迁节点都是国家力量介入的结果；“地水夫钱一体化”原则、水利管理的

精英化、上下游利益关系等要素的“固化不变”则是水利社区实现长期稳定的基

本保障。本书充分利用田野调查中新发现的碑刻、水册、契约、档案等文献，从

环境背景、水利开发、水利组织、水权形态、水利制度、水利技术、水利景观、

区域互动等多个角度透视龙祠水利社区的结构，并在千年尺度中探求其变迁发

展。将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时限下延至集体化时期是本书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深入

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家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的成绩和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

索，同时也对工程质量、管理方式、传统文化等予以了深刻反思。

作者简介：

周亚，男，1982 年 3 月生，山西长治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山西大学

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1999 年 9 月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

学专业），2003 年 7 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 9 月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

理研究所（历史地理学专业），2006 年 7 月获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2006 年 9



月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9 年 6月获历史学

博士学位。2009年 7月留校任教。工作以来，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 2 部，

参编多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省级项目 2项，目前主持 2017

年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1项。

附录 1：《晋南龙祠》后记

后 记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的博士论文，在获得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

后，又进行了增补、修改和完善，仔细算来，从选题确定到将要付梓出版，前前

后后已有十个年头。把它看作是自己十年来学习、研究的一个总结，也不为过。

2003年，我本科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在张俊峰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

业论文《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以通利渠为例》（该文之后发

表于《中国农史》2005年第 3期），从此开始与“水”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李令福老师攻读硕士研究生，三

年后以《环境影响下民国前期关中水利的结构与趋势》为题通过论文答辩，历史

地理的视角和方法让我对“水”的认知又进了一步。2006年，我又回到母校山

西大学跟随行龙老师攻读博士研究生，“水”的话题自然地成为论文题目的首选，

尤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藏的一批龙祠水利文书，更是为我继续开展“水”

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山西大学是社会史研究的重镇，其特色之一的水利社会史研究自本世纪初开

始即走在了学界前列。能否在前辈学人基础上有所突破，是这一题目成功与否的

关键所在。行师给我的指导原则是：走向田野与社会，将社会史与历史地理结合

起来开展研究。

从那时起，龙祠便成为我的“田野与社会”。2007年秋，我独自一人来到

龙祠。由晋语区到官话区，语言上的沟通困难给了我当头一棒。如果不是乡亲们

引荐我认识刘红昌先生，这第一次“独闯”田野的经历恐怕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刘先生是当地的文化名人，诗、书、画皆通，他个头高大，和蔼可亲，对龙祠的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如数家珍。他对乡土文化的钟爱与我之于龙祠一切的渴望，

几乎就是无缝对接。只要下田野，必去龙祠村；只要去龙祠，必找刘先生，成为

那几年田野调查的一个“标配”。龙祠让我们成了忘年交。于是，除了一般的口



述，刘先生还饶有兴致地带着我一起在龙祠的东泉里抓螃蟹，在泉边的农家乐吃

河虾，到泉源的空心田亲自演示灌溉原理，安排我住在龙子祠对面的屋舍，以更

好地观察四月十四日的祭祀活动……这样的美好就像是上天的恩赐。可是，当我

于 2010年夏借着在临汾参加学术会议去龙祠拜访先生时，才知道他在几个月前

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走进家门的那一刻，阿姨抱着我一阵痛苦，这突如其

来的变故，换做谁都不可能淡定自如。每想及此，心里不免有几分伤感，也更多

了几分思念。后来的日子，刘先生的儿子刘文敏成了我们的田野联络人，2012

年夏，我带着学生赴龙祠考察，文敏兄开着自己的面包车拉着我们一行六人奔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是田野情谊的延续，更是龙祠文脉的传承。在龙祠，我们

真的幸运。

龙祠之外，水利社区内还有七八十个村庄，我多是以徒步的方式挨村考察的。

它的好处是可以仔细观察渠系和乡村风貌，方便路边采访；坏处就是效率较低，

可能会走冤枉路。选择了精细，就只能放弃效率。每天十公里，三四个村庄，十

来个村民，几千字日志，构成了考察的一般状态。不仅文献中的一些问题在考察

中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在田野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新问题。而历史之外，让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民众对现实社会的抱怨和无奈，以及对我这个来自省城象牙塔

的年轻人的期许——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比我从他们那里所获得的，这些

要求显然并不过分。至少在他们眼中，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丝

可能。而这样一个问题，也从内心深处引发我对于良知的叩问：我们这些在村落

中汲取学术养分的人，是完成研究后的一去不复返，还是真的能为他们做点什

么？

不止于学术，更在乎情怀，也许这才是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真正收获。我们能

够做的，就是把村庄的故事讲好，并尽可能地挖掘村庄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为

乡村的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眼前的这本小书是否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读者和实

践去检验。但我坚信，只要捧着一颗心来，就一定会写出有温度的文章。对这本

小书而言，它的温度则更多地来自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耆老的智慧光芒，他

们是刘红昌、刘文敏、冯先平、王大孝、王全亮、王安生、徐平来、柴国英、李

庭珠、张治平、王德荫、陈振乾、陈琳、张尧、徐天顺、史平安、徐锡川、王银

生、杜高升……还有很多不知姓名，却善良宽容的老乡，没有他们，文献只能是

沉睡的字眼。仅说声道谢的话，总显得不够分量。



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过程中，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郝平教授、临汾市

政府刘玉平秘书、省水利厅水利发展研究中心龚孟建主任和临汾市汾西水利管理

局迪德俊局长等帮我联系调查单位和相关当事人，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好朋友王艳峰及其家人则为我安顿住处，在生活上给予细心照顾，解决了调查的

后顾之忧。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赵永强师兄、临汾市档案馆沈国印局长、尧都区

档案馆高玉平局长、尧都区三晋文化研究会赵红霞主任、襄汾县档案馆张淑爱局

长和临汾市汾西水利管理局高伟琴主任等，在资料查阅方面提供了诸多方便。谨

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社会史中心所藏龙子祠水利资料本是杂乱纷繁，后经中

心师生认真整理归档，查阅极为方便，也向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

行师所谓将社会史与历史地理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开

阔视野，充分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面对山西这样一个学术边缘的境地，他百

般为我们创造学术交流的机会，送出去、请进来，接触到国内外很多社会史、经

济史、环境史、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报告、点评和交谈

中，不仅在思路上有茅塞顿开之感，更在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上找到效仿。在论

文写作、答辩和学术交流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业英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钱杭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南开大学张思教授、山

西大学李书吉教授、岳谦厚教授、胡英泽教授等，从不同角度指出问题所在并提

出修改意见；在课题结项时，五位匿名评审专家也极为认真地给出评价和见解，

让我更加清楚了其中的不足。所以，要向他们道声感谢。

除了在学术方向上的指导，行师对学术一丝不苟、勤奋认真的态度和风格，

也成为我的一面镜子，而他不时的询问和鞭策对我这个“拖延症患者”来说无疑

是一剂良药。因此，这本小书能够最终完结，要感谢行师多年来的指导和督促。

感谢张俊峰教授和李嘎教授。张俊峰教授于我亦师亦友，他对学术总是充满

激情，对问题常常能一针见血，他的启发和建议对今天的文本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嘎教授是真正的学人，他对历史的执着、对文献的把握、对朋友的谦和，让我

总能在闲谈中得到收获。两位师友还在生活上予以不小的帮助，点点滴滴，铭记

心间。

感谢李令福研究员。虽然毕业多年，虽然远隔千里，李老师却还像从前一样

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他给我最多的就是鼓励。今年正月去登门拜访，李老师赠

我一本去年刚出的专著，说手头还有两本书稿正在校对，即将付梓。先生尚且如

此，学生岂能偷懒。



感谢历史文化学院和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这个大家庭。我自 2009年留

校工作，即兼任院办秘书，一年后开始兼任本科生辅导员，直至 2014年学生毕

业。学生工作事无巨细，有时要耗费大量精力，不过，当这所有的付出在面对学

生的一声声祝福、一张张笑脸时，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学院是个团结的集体，

有着良好的教风、学风，我在其中汲取了不少营养。研究中心虽然成立不久，但

团队成员常常在一起解读民间文献，一起参加田野调查，一起进行项目攻关，叫

外卖、吃盒饭，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常态。大家互相帮助，砥砺奋进，期待明天。

我想，能从集体中汲取营养，又能为集体有所贡献，是工作中最饱满的幸福感。

而生活中的幸福感，则来自我自己的小家。我出生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庄，

全村五百口人，父母是标准的农民。小时候，母亲会经常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不

然以后还会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此，他们不知受了多少苦，把我和妹

妹供出大学，帮我们成家立业。可他们从不言苦，甚至在花甲之年重新适应城市

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照看子女，料理家务。妻子的工作跟我相仿，几年来因为照

顾孩子和家庭，又顾及我修改书稿和其他教学科研任务，主动放弃了大量休息时

间，又主内，又主外，解除了几乎所有后顾之忧，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女儿还不

懂历史是什么，学术是什么，却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她的天真和好奇，常常成

为快乐的源泉和前行的动力。感谢他们，给了我一颗勇敢而温暖的心。

亲情是永远的牵挂，牵挂是不舍的离别。去年到现在，姥爷、姥姥相继离开

了我们。他们是我心头的牵挂，我也最受他们疼爱。如今阴阳两隔，能不痛心！

愿此小书化作心香一瓣，寄去我对两位老人永久的思念。

作 者

2018年 3月初作

2018年 5月修改

附录 2：“田野·社会丛书”第二辑书目

行 龙：《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胡英泽：《凿井而饮：明清以来黄土高原的生活用水与节水》

张俊峰：《泉域社会：对明清以来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

苏泽龙：《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周 亚：《晋南龙祠：黄土高原一个水利社区的结构与变迁》

李 麒：《社会变革时期的财产纠纷与诉讼实践：Y 市法院 1950—1956 年民

事档案实证研究》


